扎　西　德　勒

仿佛命中注定，第一次接触西藏就被它吸引。那是看电影《红河谷》，当时只觉得眼前一亮，那么蓝的天，那么白的雪，那样空旷的地，那样凄厉的风，还有电影最后“圣山”露出的神秘一角，尤其是那一句简单而不断重复的主旋律，时而是宁静生活的牧歌，时而是朝圣者的虔诚，时而又是藏族人民不屈的灵魂，当时只觉得人浑身震颤。电影放完了，我还静静地，不，应该是呆呆地坐着，音乐仍在心中回响。当时就萌发了一个愿望，有生之年一定去一次西藏！那块遥远的只能在地图上感知的地方，悄悄地在我心上扎了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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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此，我开始留心那一片雪域高原，开始收集有关它的所有资料。在网上键入“扎西德勒”，网页多得让你眼花缭乱，这才发觉有关西藏的歌真的不少，喜欢西藏的人真的不少。我曾看过一张图片，明媚的阳光普照大地，冈底斯山融化的雪水形成的拉曲河从山脚流过，河水清澈见底，仿佛听得到婉转的流水声，感受得到山原上凉飕飕的风。荒山、绿地、雪峰，在阳光下充满了生机和活力。崭新的经幡在阳光下，色彩那么鲜艳，加上山风的吹动，在蓝天白云的远处雄伟神山的映照下，显得宁静而庄重，一下子就涤荡了人心中的尘念。郑钧的摇滚《回到拉萨》，我也听了一遍又一遍，那手摇经筒的老奶奶、一步一跪拜的朝圣者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，那纯朴的笑容，盘旋的兀鹰，还有天葬台，让我对这个雪域民族产生了更多的好奇，不，应该说是崇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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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朋友问我，最想到什么地方去旅游？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西藏。”朋友似乎吃了一惊：西藏？你知道吗，那里缺氧，还有强烈的紫外线和喜怒无常的天气，就你这身体，一天都呆不了，光是那里艰苦的生活条件就够你受的，别做梦了！我承认，在舒适的环境中我们生活太久，保养太好，有些机能在退化，就是去，我估计也受不了恶劣的天气和那样的高度，但这并不能注定我一辈子不可以去呀。我坚定地摇摇头：那儿的天太蓝，那儿离太阳够近，那儿的水太清，那儿的名字叫香格里拉，那儿的人问候说一声“扎西德勒”——你说，我是不是着了魔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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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猎奇吗？我不能彻底否认，蓝天丽日，还有格桑花和高原柳，毕竟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景观，洁白的哈达，醇香的酥油茶，高亢空旷的藏歌，又是高原独有的生活方式，对我们这些在城市生活太久的人或多或少总有一些吸引力。我想，去西藏的人可能不少也是抱这种心理去的。但还有那些真心喜欢西藏的人呢？他们袒露了胸襟，毫无保留地投进了大地母亲的怀抱，是真诚的在接受自然的洗礼，他们应该代表了人类崇尚自然、亲近自然的理想。且不说英国人詹姆斯·希尔顿的小说《消失的地平线》引起的轰动，也不提江南小镇周庄通过一幅《故乡》的油画名扬天下，就说我们成群结队地走向原野，就足以证明，大自然永远是我们最后的精神家园和栖居地。西藏，空气纯净，民风纯朴，代表着一种简朴宁静的生活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，可以说是田园牧歌诗意的现实化。尤其难得的是，这里祥和宁静的氛围，是很多现代人梦寐以求的远离尘世烦嚣的生活。电影当中，那个虔诚的朝圣者，那个不停转动的经筒，简直就是在净化我们的心灵，在所有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工业文明的车轮转动得我们每个人都身不由己，在一个“唯物主义”的时代，我们被太多的物欲包围和影响着，我们的理想已完全物化为具体的一份高薪，一处安居，一辆小车，一年两个月的长假等，在尘世中，我们不停地奔波，不断地挣扎，以求得出人头地，却忘了幸福的本身。试问有多少人在宁静的夜晚仰望过头顶静穆的星空，有多少人曾审视过自己的灵魂？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”，多么沉重的无奈！即使有过“复得返自然”的轻松，恐怕也是水月镜花，短暂而虚幻。我固执地相信，很多人其实都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，只为内心的宁静与安详，只为幸福感能一直在自己的身边。这，才是西藏吸引我们的真正原因。

朋友，和我一起去，向圣山进发，去聆听天籁，向见到的每一个人说一声“扎西德勒”。

[image: image2.jpg]



